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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亨利六世》 的海盗演绎并非对英法百年战争末期英格兰

动荡政治生态的简单模仿, 而是蕴含深刻空间隐喻意义的精巧设计。 本文将

海盗叙事与文学地图并置, 基于 16 世纪末英格兰的特定历史背景, 探究该剧

特殊的帝国共同体想象方式及其象征语义。 《亨利六世》 的海盗书写与地图想

象不仅反映了英西海战后英格兰普遍存在的空间焦虑情绪, 还展现了莎士比亚

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海盗行为正当性及帝国共同体形塑神圣性的真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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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亨利六世》 三联剧创作于 1590—1592 年, 与 《 理查三世》 共同构成

了被称为莎士比亚 “ 第一四联剧” 的早期历史四部曲。 作为开启莎士比亚

系列历史剧序幕的头三部剧, 《 亨利六世》 将百年战争 ( 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 年) 末期英国跨海远征法国的历史场景搬上了剧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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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了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王室家族围绕英格兰王位展开的、 史称 “玫瑰战

争” ( Wars of the Roses, 1455—1485 年) 的权力纷争的场景, 为英国剧场观

众呈现了丧权失地、 内乱频发、 动荡不安的王国图景。 针对上述图景, 莎士

比亚借用文艺复兴时期流兴的修辞学策略进行了情景转喻: 在 《 亨利六世》
(中篇) 第 4 幕第 9 场中, 在得知约克公爵已在爱尔兰起兵谋反的紧急军情

后, 亨利王 (亨利六世 ) 悲叹其险境中的王国好像一叶孤舟, 刚幸免于

“凯德” 这股海上风暴, 随即就又遭受 “海盗” 的袭击。①

其中的关键词 “海盗” 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美国学者丹尼尔·C. 杰

罗尔德 ( Daniel C. Gerould) 认为, 亨利六世有关海盗的言行不仅凸显了王

国面临的困境, 还暗示海上掠夺已成为英格兰的王法实践。② 英国萨塞克斯

大学教授安德鲁·哈德菲尔德 ( Andrew Hadfield) 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他认

为亨利王的海盗修辞与其 “ 我们必须学会更好地处理国政” 这一旨在 “ 预

防未来叛乱” 的治国洞见密切关联, “准确表达出了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叛

逆和反叛 (频发) 的复杂政治” 。③ 英国学者克莱尔·乔伊特 ( Claire Jowitt)
发现, 莎士比亚 《亨利六世》 (中篇) 的海盗演绎表明人物和罪行之间存在

能引发联想的隐喻性, 以此表达政治稳定性构建的模糊性与困难。④ 法国学

者帕斯卡莱·德鲁埃 ( Pascale Drouet) 则聚焦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人仇视

法国的情绪, 指出该剧中的海盗比喻暗指英格兰海岸已为约克公爵的反叛敞

开了门户。⑤ 上述学者主要聚焦彼时英格兰面临的内忧外患, 从不同的视

角或维度对亨利王的海盗修辞进行了剖析。 美国现代诗人约翰 · 贝里曼

( John Berryman) 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亨利王的海盗之喻是莎

士比亚 (戏剧) 创作手法日益精进的明证, 与 《理查三世》 中理查的 “ 好

比一叶扁舟, 岂敢驶进大海” 的 “ 身体 - 王船” 类比一道, 呼应了莎式历

史剧从明喻向隐喻过渡的修辞转向。⑥ 以上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但未对 《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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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六世》 中英格兰航海叙事及海盗书写进行深入探究, 更未论及特定历史背景

下英格兰共同体的地图演绎方式及其象征意义。 这便构成了本文的选题缘起。

二、 王舟受困 “海盗” 的历史文化源流、 地图表征

及时政映射

如前文所述, 当得知约克公爵已经在爱尔兰起兵谋反的紧急军情后, 亨利

六世借用了以 “海盗” 为核心语码的修辞手法进行情境转移: “这真是左狼右

虎, 我的国家竟遭受到凯德和约克的两面夹攻。 好比一只航船, 刚刚逃过一阵

风浪, 又受到海盗袭击。 如今凯德刚被击溃, 随即就有约克起兵追随他的后尘。” ①

在上述王舟受困 “ 海盗” 的空间困境表达背后, 有极具现实意义的历

史原型和集体无意识式的民族记忆源流。 纵观英国历史, 海盗不仅是助力不

列颠空间疆域建构的关键力量, 而且是英国国家身份塑造的催化剂。 878
年, 丹麦国王古特鲁姆南下入侵英格兰, 迫使阿尔弗雷德大帝与其共同统治

英格兰。 9—10 世纪, 维京海盗南下掠夺, 洗劫了不列颠群岛及法国沿海地

区。② 自 1016 年至 1035 年, 丹麦大军在国王克努特的率领下再次南下入侵

英格兰。 上述异族入侵史在一定程度上均可被视为英格兰王国险境的海盗转

喻之源。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 英格兰” 的本意就是 “ 盎格鲁人的土地” ,
乃自 287 年起盎格鲁 - 萨克逊海盗武力征服不列颠群岛东南地理空间的产

物。③ 由此可见, 海盗在英国国家身份塑造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源自古希

腊的海盗形象及其掠夺行为, 在荷马史诗中已得到想象性与文学化的书写

表征。 这一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锡德尼的 《 阿卡狄亚》 等文学作品中得以

延续, 并进一步被演绎为事关王国乃至帝国空间生产与征服的媒介性语码

或惯用表征符号。 这些元素很快融入早期现代英格兰共同体想象及形塑的

空间话语场域, 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共时语境而言, 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英格兰剧场中, 海盗题材是

引人入胜的展演主题。 在莎士比亚的 《一报还一报》 《哈姆雷特》 等剧中就

有直接参与舞台表演的海盗人物, 或是那些带有鲜明海盗特征的角色形象。
《托马斯·斯图克利船长生平志》 《 改宗土耳其的基督徒》 等同时期英国戏

剧中的海盗角色更是全剧的中心人物。 《亨利六世》 中的海盗展演就是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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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时代风尚的生动体现。 不仅如此, “英国的海盗经历通常 (也) 被美化

为未来 (英) 帝国的预见性漫游” , 海盗乃帝国的先锋。 16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海盗行为被视作 “英国对西班牙帝国扩张迟来的回应” 。 英国海盗

有时还会 “化身为政府代理人” 。 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到詹姆士一世时期,
角色各异的海盗 “描绘了英格兰对帝国扩张态度的变化” , 其掠夺行为指出

了 “用一个特定群体或一套社会习俗来定义英国性的问题” 。① 由此可见,
海盗是现代英格兰帝国早期扩张及其共同体想象的媒介性语码。 从某种意义

上说, 莎士比亚和锡德尼等英国文化精英对该词的运用折射了民族国家意识

萌芽时期的英格兰共同体意识及其想象图景。 亨利王的海盗修辞无疑是 “帝

国扩张” 与共同体形塑焦虑的戏剧映射。
就亨利王的 “王国如船” 这一英格兰疆域空间表征的地图语境而言,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 出现了亚伯拉罕·奥特柳斯 ( Abraham Ortelius)
和赫拉德·墨卡托 ( Gerard Mercator) 等诸多影响深远的地图学家, 克里斯

托弗·萨克斯顿 ( Christopher Saxton) 、 约翰 · 诺登 ( John Norden) 、 爱德

华·莱特 ( Edward Wrights) 、 约翰·斯皮德 ( John Speed) 等英格兰制图师

也相继涌现。 地图以无可匹敌的空间优势占据了欧洲知识话语的核心地位,
其价值不仅源自其无可代替的导航功能, 还在于其独树一帜的政治、 经济

和文化价值。 考证显示, 在伊丽莎白一世晚期, 地图的影响力已覆盖英国

社会的各类群体, 如政府在规划和实施国内外重大决策时大量使用地图,
贵族运用地图管理他们的领地, 航海家则依靠地球仪实现对未知世界的探

索。② 美国当代地理学家约翰 · 伦尼 · 肖特 ( John Rennie Short) 感叹道:
“16 世纪的空间实践成就了一场卓越的革命, 它改变了我们表征世界的方

式: 宇宙局限于球形区域之内; 世界被 ( 经纬度) 网化切分; 海洋被探索;
陆地被测量。 空间实践被符号化, 创造出新的空间感知能力和地图认知技

能。” ③ 在这一背景之下, 文学地图的生成已是大势所趋, 《亨利六世》 中受

海盗困扰的 “英格兰之舟” 想象就是文艺复兴地图化潮流的具体表现。
从海盗、 航海与制图的关系看, 三者在西方疆域空间的生产方面已融合

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 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代地中海海盗的航海掠夺, 还是中

世纪维京海盗对英吉利海域的洗劫, 抑或大航海时代英格兰海盗在加勒比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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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打劫西班牙运宝船的行为, 其本质皆是为攫取权力、 空间及财富而不择手

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行为, 说明 “ 早期现代的海盗行为往往与 ‘ 私掠’
(privateering) 交织在一起, 作为削弱敌国和对手的工具被君主和其他有权势

之人允许甚至鼓励” 。① 16 世纪末, 西班牙人眼中的私掠行为 “介于海盗掠夺

(piracy) 和战争之间, 是动员海事界 ( maritime community) 为王国政府服务

的有效方式” 。② 由此来看, 亨利王的王舟受困于海盗的情境转移, 在某种意

义上暗示了彼时英格兰面临的海外空间生产困境以及潜在的海盗威胁。
事实上, 亨利王的 “英格兰王舟” 受海盗围困情景体现的海盗忧惧, 并

非莎士比亚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的结果, 这一书写方式是有现实依据及原型

的。 16 世纪 90 年代, 北非海盗成为包括英格兰在内的不列颠人的一大梦魇。
有记录显示, 该时期的英格兰人曾受到北非海盗袭击, 英格兰船只失事和船员

被贩卖为奴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据估算, 仅在 16 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就有

1000 多名不列颠人成为北非海盗的受害者。③ 这些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于,
“从 16 世纪末开始, 苏格兰人、 爱尔兰人以及英格兰人以奴隶、 奴隶贩子或买

回者 (redeemer) 的身份陷入地中海商贸和奴隶贸易体系之中, 这甚至威胁着

其中一些不列颠人关乎自身差异性及民族身份的认同” 。④ 有时连王室成员也

不能幸免———1406 年, 年仅 11 岁的苏格兰王储詹姆斯·斯图尔特 ( James
Stewart) 在英吉利海峡被英格兰海盗俘获, 后被献给亨利四世, 关进了伦敦

塔, 小王储潜在的苏格兰国王身份及隐喻的权力空间就此被海盗解构。⑤ 由此

观之, 无论是亨利王的 “ 王国如船” 的海盗譬喻, 还是萨福克的 “ 今天我

萨福克也在海盗的手里丧生” ⑥ 的临死哀鸣, 都是一种戏剧镜像, 反映了伊

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人乃至不列颠人的海盗忧惧, 实乃 16—17 世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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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囚叙事” ( captivity narrative) 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的戏剧变体。①

需要指出的是, 亨利六世的 “ 王国之舟” 被海盗袭击的剧场想象不仅

是国内动荡局势的映射, 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在海

外版图扩张方面的空间生产焦虑。 正如伊丽莎白一世研究专家苏珊·罗纳德

( Susan Ronald) 指出的那样, 如果仅凭彼时英格兰同西班牙、 法国之间的冲

突就断言伊丽莎白是一个 “帝国扩张主义者” , “那就大错特错了” 。 在她看

来, 英格兰的历史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约翰·迪伊 ( John Dee) 、 克里

斯托弗·马洛 ( Christopher Marlowe) 和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巨匠 “在思想、
科学和文学上来树立” 。 换言之, 彼时的英格兰帝国扩张依托的是虚妄的想

象, 而现实层面的 “王国之舟” 同样脆弱, 无法摆脱 “ 海盗” 这一空间生

产困境转喻喻体的羁绊。 例如, 伊丽莎白女王的新教统治事业就不得不 “通

过当时无数的商人和绅士探险家的贸易、 掠夺和殖民扩张来确保” 。② 在英

格兰诗人杰弗里·惠特尼 ( Geoffrey Whitney) 的想象下, 甚至连被标榜为英

格兰海盗的弗朗西斯·德雷克 ( Sir Francis Drake) 本人, 在对外扩张及新地

理发现的航海途中, 也面临来自海盗等凶残敌人的威胁。③ “ 海盗” 在语用

学层面的帝国空间生产困境转喻可见一斑。
从另一维度看, 莎士比亚借助 《 亨利六世》 表达了他对伊丽莎白时代

的海盗及其掠夺行为正当性的看法。 考证发现,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 即便是

最小的商船, 在出海时也会携带武器, 当其在海上遭遇海盗时, 合法与非法

之间的暴力界限往往变得模糊不清——— “私掠者、 海盗和其他以英国殖民地

为基地的暴力分子凶残地抓住了法律模糊性提供的契机, 在掠夺国外帝国的

同时也参与了野心勃勃的私人战争和偷窃行为” 。④ 例如, 受伊丽莎白一世

支持的英格兰航海家托马斯·斯塔克利 ( Thomas Stukeley) 就 “在报复性拘

捕证的合法掩盖下从事着非法的贸易” ,⑤ 德雷克则因其 “ 新教改革的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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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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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Neil MacGregor, Shakespeares Restless World A Portrait of an Era, New York and London:
Penguin, 2013, p. 186。
参见 [美] 苏珊·罗纳德: 《海盗女王: 伊丽莎白一世和大英帝国的崛起》 , 张万伟、 张

文亭译, 中信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7 页。
参见 Peter C. Mancall, Hakluyts Promise An Elizabethans Obsession for an English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66。 西班牙人对德雷克的海盗身份界定详见

David Childs, Pirate Nation Elizabeth I and Her Royal Sea Rovers, Barnsley: Seaforth
Publishing, 2014, p. 24。
Matthew Norton, The Punishment of Pirates Interpre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rder in the Early
Modern British Empi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p. 2.
[美] 苏珊·罗纳德: 《海盗女王: 伊丽莎白一世和大英帝国的崛起》 , 张万伟、 张文亭

译, 中信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54 页。



者” 的身份 “成为所谓合法性与暴力之间联系的化身” , 被伊丽莎白一世委

以整顿普利茅斯海盗的重任, 从而淡化了其自身亦为海盗的事实。① 面对培

根对英格兰海盗的指控, 雷利爵士更是辩称: “你曾听说过抢过百万的海盗

吗? 只有那些小打小闹的抢掠者才是海盗。” ② 在一定程度上, 《 亨利六世》
聚焦英格兰 “王国之舟” 被瓦解、 瓜分的海盗式掠夺及其背后的权力建构

机制, 也再现了 《亨利六世》 中的王权篡夺图景: 无论是亨利王与海盗同

舟的想象,③ 还是玛格丽特王后描述的在其掌舵下的英格兰航船与 “ 海盗”
约克公爵等在想象的洋面上遭遇之后的海战图景,④ 都以剧场化方式投射出

伊丽莎白一世及德雷克等依靠海盗掠夺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历程, 这就从国

家层面为 16 世纪末期英格兰海盗对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海上运宝船的打劫

提供了合法的外衣。
《亨利六世》 三部曲不仅仅是停留在大航海语境下伊丽莎白时期的帝国

空间焦虑上。 据史料记载, 1591 年 《 亨利六世》 的公演吸引了数以万计的

观众, 现场反响热烈。 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罗伯特 · 格林 ( Robert
Greene) 甚至暗讽他是 “ 突然发迹的乌鸦” , “ 借 ( 他) 们的羽毛装点自

己” , “包藏虎狼之心” 。⑤ 由此可见, 《 亨利六世》 在英格兰帝国空间生产

出现困境之际激发了共同体呼吁———借王后玛格莱特之口, 莎士比亚表露出

他对英格兰主导的不列颠群岛政治生态的忧虑:
英国朝廷的风尚是这样的吗? 不列颠岛国的政治, 阿尔宾王上的王

权是这样的吗? 难道说, 亨利王上老要在乖戾的葛罗斯特管辖之下当小

学生吗? 难道说, 我只能挂着王后的虚衔, 在公爵面前俯首称臣吗?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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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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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Andrew Read, Pirates and Privateers in Elizabethan England, in Samuel White, ed. , The
Laws of Yesterdays Wars From Indigenous Australians to the American Civil War, Leiden
Boston: Brill-Nijhoff, 2021, p. 182。
Nigel Cawthorne, Pirate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New Jersey: Chartwell Books, Inc. , 2006, p. 27.
《亨利六世》 中亨利王 “受海盗袭击” 的修辞的英语原文为 “ Like to a ship that, having
scaped a tempest, Is straightway calmed and boarded with a pirate”, 其 中 “ boarded with a
pirate” 形象地传递出亨利王与海盗 “同舟共济” 的航海图景。 参见 William Shakespeare,
“2 Henry VI”, in John Jowett, William Montgomery and Gary Taylor et al. , eds. , The Oxford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4。
参见 [英]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第 3 卷, 朱生豪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

版, 第 784 ~ 785 页。
Geoffrey Bullough, ed. , 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 Volume III Earlier
English History Play Henry vi Richard iii Richard i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pp. 23 - 25.
[英]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第 3 卷, 朱生豪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584 页。



在此处, 莎士比亚突破时空的局限, 将亨利六世及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

的英伦与古不列颠紧密联结, 形成一个事关不列颠共同体建构的时空体。 通

过女性化的亨利六世与勇猛的 “ 阿尔宾” 王之间鲜明的身份对比, 莎士比

亚将戏剧主题引向他的认知中理想君王的建构及不列颠的空间身份塑造上。
在英西海战后的三年间, 西班牙及其天主教联盟试图卷土重来, 再次入侵英

格兰, 而英格兰自身也面临海外殖民受抵抗等空间生产困境。 优柔寡断、 软

弱无力、 唯罗马教廷马首是瞻的亨利王既无法迎合伊丽莎白一世新教阵营的

反天主教理念, 也无法满足剧场观众的帝国期待视野, 公众的视线因此由国

内转向国外。 在此背景下, 《亨利六世》 借助对地理大发现及大航海时代的

语境重置, 将英格兰置于浩瀚无垠的航海语境之下, 如同 “他把地建立在海

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的 《圣经》 叙事, 莎士比亚也赋予亨利六世 “ 依靠

上帝的庇佑和支持” 的言语行为, 为观众呈现 “ 挪亚方舟上的英格兰” 这

一帝国航海图景, 进而在事关王船隐喻的空间生产困境书写中, 将戏剧的展

演动机引向呼应伊丽莎白一世时政的帝国共同体形塑。 总之, 在 1588 年英

西海战后持续高涨的英格兰民族及国家意识主导下, 《亨利六世》 以 “王国

如船” 的地图想象为英格兰帝国空间攫取欲望提供了剧场形塑与展演。

三、 地图与英格兰帝国共同体想象

如前文所述, 玛格丽特对古不列颠先王们的追溯, 将 《 亨利六世》 的

舞台展演引向了对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形塑的憧憬。 这并非莎士比亚信手拈

来的戏剧桥段, 而是剧作家本人乃至剧场观众共有的的英格兰帝国野心的

展现。 纵观英国历史, 对不列颠跻身欧洲宗教及政治权力中心地带的地理

想象, 始终是不列颠人帝国形塑的重要策略。 特别是在英西海战后, 将包

括美洲殖民地及低地国家在内的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塑造成形, 是伊丽莎白

一世乃至英格兰文士阶层虚妄的帝国之梦。 构建由英格兰主导的不列颠共

同体①的想法在此前就已出现, 16 世纪 30 年代, 英格兰议会宣称 “ 英格兰

(王国) 即 ‘帝国’ ” , 由此开启了现代英格兰国家身份建构的历史进程。②

皇家导师迪伊辩称, “‘伊丽莎白一世有权拥有广袤的域外属地’, 因为这些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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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英格兰指代不列颠群岛是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人建构帝国共同体进而表露帝国野心的

常见做法。 以莎士比亚 《理查二世》 为例, 刚特著名的 “这一个新的伊甸———地上的天

堂” 中英格兰群岛形塑就是此种共同体的典范。 参见 [英]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

集》 第 3 卷, 朱生豪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8 页。
参见 Richard Helgerson, Forms of Nationhood The Elizabethan Writing of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4。



地曾属于其先祖亚瑟王”, 他认为伊丽莎白恢复古老大英帝国的战略不是权宜

之计, 而是其神圣职责所在。 一旦合法的海外领土被 “收回利用”, 许多秘密

和奇迹将被上帝之力揭示。① 16 世纪 70 年代, 博学多智的女王秘书托马斯·
史密斯爵士 (Sir Thomas Smith) 对英格兰的帝国性构建也有所关注———尼古

拉斯·坎尼 (Nicholas Canny) 对此概述道: “将英格兰 ‘联邦’ 扩展到其历史

边界之外的唯一方法是军事征服, 然后沿着罗马人喜欢的路线建立殖民地。” ②

英格兰帝国共同体的建构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大

洋上的英伦群岛在历史上曾被古罗马、 维京海盗和法国侵略或征服过。 这些

事件导致的后果是, 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制图史上, 不列颠连同爱尔兰和

周围的岛屿一道, 长期被置于地图空间的边角地带, 被想象成 “ 他者化”
的、 远离欧洲基督教文明的边缘世界。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 英格兰帝国共同

体的想象性形塑无疑有助其重构地理身份。 同时, 早期现代欧洲 “ 事物秩

序” 的剧变使英国发现了重构世界地理的契机。 特别是在政治秩序上, “神

圣罗马帝国或普世教会等支配性权力结构在主权政治斗争和宗教改革的影响

下已经瓦解, 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 , 在 “集体身份 ( collective identity) 可

以凭借自身力量重塑为一个 ‘宇宙’ ” 的认知影响下,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

兰王国也通过对伊丽莎白一世的身体政治及人体宇宙论的演绎, 努力建构其

帝国身份。④ 1588 年, 约翰·凯斯 ( John Case) 的政论评著 《 国家政体》
卷首图就将伊丽莎白一世地图化: 英格兰女王高居上帝所在的页面顶端,
整个地球仪则被笼罩在她巨大的罩袍之中, 彰显了她意图征服世界的空间

野心。 10 个圆环将地球仪嵌套成 10 个区域, 最外环刻有 “ 英吉利、 爱尔

兰和法兰西之保护神” 字样, 紧挨着的一环则刻有 “ 政治英雄的仙居” ,
然后由表及里分别被庄严、 审慎、 坚韧、 信仰、 宽容、 仁慈和富庶七美德

占据, 中心由 “无可撼动的正义” 统领。⑤ 其意义在于, 通过援引文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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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John Cooper, The Queens Agent Sir Francis Walsingham and the Rise of Espionage in
Elizabethan England,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13, pp. 234 - 235。
Nicholas Canny, The Origins of Empire: An Introduction,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I The Origins of Empire British Overseas Enterprise to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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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43 - 145。
参见 Suzanne Scholtz, Body Narratives Writing the Nation and Fashioning the Subje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Basingstoke an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p. 4 - 5。
参见 Charles B. Schmitt, John Case and Aristotelianism in Renaissance Engl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87; Annabel S. Brett, Changes of State Nature and
the Limits of the City in Early Modern Natural Law,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 - 2。



兴时期流行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及地图学模型, 构建出伊丽莎白一世比肩

圣子耶稣的寰宇统治图景, 从而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英格兰帝国想象提供

支撑。
自英西海战时代以降, 英格兰帝国想象日益浓烈。 从表征形式的艺术

化潮流看, 在 《亨利六世》 中凯德关于英格兰政身被阉割的表述实乃莎士

比亚对当时英格兰帝国共同体焦虑的地图戏仿: “ 丢了缅因, 英国就残缺

不全, 若不是仗着我大力支持, 她就得拄着拐杖走路了。 ……赛伊勋爵把

我们的国家阉割了, 把它弄成一个太监了。” ① 在此情境下, 被阉割后的女

性化、 畸形、 残缺的英格兰人体想象,② 连同 “ 驼背理查” “ 把灿烂的王冠

戴到我这丑陋的躯体上端的头颅上” ③ 的英格兰君王形象表达, 共同勾勒出

《亨利六世》 基于男性残身的畸形英格兰空间图示。 通过剧场化的英格兰

地图呈现, 莎士比亚将安佐和缅因的丧失类比为对亨利六世自然身体的破

坏行为, 其寓意可谓深远。 当然, 这种特殊的身体展演不仅是涉及文学绘

图的象征行为, 而且与约克公爵指控的被 “ 海盗” 败光④的戏剧演绎形成

了语义关联。 在 《亨利六世》 ( 中篇) 中, 凯德党羽乔治·培维斯告诉约

翰·霍兰德: “ 成衣匠杰克·凯德打算把咱们的国家打扮起来, 把它彻底

翻新, 面子上装上一层新的毛茸茸的呢绒。” 后者附和道: “ 他真该这样做

一下, 因为咱们的国家的服装已经破旧得很了……” ⑤ 通过政体衣衫的隐喻

修辞, 莎士比亚不仅回应了前文提及的伊丽莎白女王政体罩袍话题, 而且

点出了海盗威胁引发的政身破损危害。 地图是政体的图示化表达, 破败的

政身对应的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地图。 至此, 莎士比亚借用寓意深刻的政体

地图隐喻, 非常含蓄地对国王女性化的政治史以及将女王妖魔化的英格兰

当朝皇室进行了批判。
在上述地图戏仿中体现的地图想象有其语境基础。 “地图想象” 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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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第 3 卷, 朱生豪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 第

653 页。
从历史语境看, 凯德的被阉割的男性英格兰图示想象在本质上影射了亨利六世当政期间

权力被玛格丽特一手操控的局面: 一方面, 玛格丽特掌控大权; 另一方面, 她还得通过

亨利六世这个傀儡来实施权力, 由此造就了类似雌雄同体的英格兰权力秩序。 莎翁赋予

凯德的畸形英格兰图示便是此种畸形政治形态的镜像表达。
[英]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第 3 卷, 朱生豪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745 页。
参见 [英]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第 3 卷, 朱生豪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

版, 第 577 ~ 588 页。
[英]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第 3 卷, 朱生豪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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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层次: 其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作家对同时期欧洲制图师所绘地图的

文学映射或再现; 其二, 剧场观众对文学地图的想象性成像。 英格兰制图师

萨克斯顿的 《英格兰暨威尔士郡地图》 、 荷兰匿名制图师雕刻的 《化身为欧

罗巴的伊丽莎白一世》 等地图相继出现, 为 《 皆大欢喜》 中的世界大舞台

类别修辞、 《李尔王》 中的三分天下地图演绎及 《错误的喜剧》 中的女性身

体地图隐喻等莎士比亚戏剧的地理想象提供了视觉化素材。① 然而, 受制于

制图技术和成本等因素, 地图的流通规模依然有限, 大多数剧场观众需要发

挥地图想象力, 去填补莎士比亚剧地图实际内容的空白。 由此可见, “地图

想象” 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作家对世界地理的图绘形式, 还是彼时观

剧者感知世界地理的重要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 在 《亨利六世》 中, 修复英格兰这一被阉割的王国身

体, 进而重绘其地图空间的重任, 既无法由凯德这一社会底层人物承担, 也

无法由作为王国领地丧失诱因的玛格丽特王后肩负。② 最终, 重建想象中的

“阿尔宾” 的责任由约克公爵承担。 他雄心勃勃地说道: “ 在我看来, 英格

兰、 法兰西、 爱尔兰, 这些国土都是我心头之肉, 都是我生命的寄托。 而

他们竟然把安佐和缅因送给了法国人! ……那法兰西, 如同英格兰的肥沃

土地一样, 原是我想要弄到手的。 总有一天我约克要把自己的东西收归

己有。” ③

约克关于英格兰帝国共同体空间想象的言语独白, 不仅重述了凯斯的

《国家政体》 卷首图中的英、 法、 爱三王国空间神话, 还试图手持皇杖,
“把法兰西的百合花放在杖头玩弄” ,④ 由此完成了隐性的帝王肖像画绘制,
试图将他臆想的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地图空间投射到剧场观众的脑海中。 约克

公爵的独白与 《 李尔王》 中李尔的 “ 把那地图给我” ⑤ 的主权声明是同质

的, 都揭示了在地图中潜藏的权力话语议题。 在借助言语地图进行权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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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2013 年第 1 期, 第 5 ~ 17 页。
借葛罗斯特之口, 莎翁委婉道出了他对女王主政的态度: “你就得安分守己做女人,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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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在远征葡萄牙时关于 “女王是个女人, 而战争是男人的事情” 的性别偏见。 参见夏继

果: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研究》 ,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第 253 页。
[英]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第 3 卷, 朱生豪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578 页。
[英]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第 3 卷, 朱生豪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671 页。
[英]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第 5 卷, 朱生豪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428 页。



空间建构的特殊时刻, 约克宛如 “ 光辉远胜过裘力斯·凯撒” 、① “ 威力征

服了整个法国” ② 的亨利五世, 不仅与 “迪奇利女王肖像” 上脚踩英格兰地

图的伊丽莎白一世相互呼应,③ 形成了鲜明的戏剧观照, 而且再现了在 16
世纪迪伊英格兰帝国空间生产层面上的伊丽莎白女王身体地图想象。 迪伊

向伊丽莎白展示地图的相关记录表明, “ 他曾通过将不同的 ( 世界) 地理

区域与伊丽莎白身体的不同部位进行关联, 将女王的形象融入世界地图中

去” , 以此 “象征伊丽莎白女王对亚洲和美洲领土的主权” 。 这种聚焦身体

- 地理空间置换的女王人体地图想象在 1761 年得到了视觉化的再现———比

森特·德·梅米耶 ( Vicente de Memije) 也将一位 ( 隐喻西班牙的) 纯真

女王 ( virgin queen) 叠加在西班牙帝国之上。④

约克之所以借助舞台上的言语地图进行空间形塑, 与其所处的时代密不

可分。 研究发现, 文艺复兴时期的剧本在某种程度上 “ 可以被看作地图” ,
因为该时期的剧本 “或显或隐地包含了舞台和表演的指南” , 其间 “显示了

一个跟踪场景变化的图示” 。⑤ 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托马斯·德克尔

( Thomas Dekker) 曾断言, 舞台和地图之间存在同质性——— “几何投影也是

舞台表演所必需的一种诗意投影” 。 在 《地形学窥镜》 一书的扉页, 测量师

阿瑟·霍普顿 ( Arthur Hopton) 绘制出一幅非凡的图像, 将德克的上述类比

转化为 “精确的制图等价物” 。 据此, “ 整个世界都可以按照一种 ‘ 艺术’
的规则 (被) 还原成图形” , 而 “戏剧表演的想象力就像地图依赖的几何投

影系统” 一样至关重要。⑥

当然, 《亨利六世》 中的这种言语地图建构也是对彼时英格兰君王语言

·301·

郭方云 　 和 　 平: 《亨利六世》 的海盗书写与地图想象探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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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的戏剧化映射。 伊丽莎白一世以 “ 英格兰、 爱尔兰暨法兰西国王” 自

居。① 作为君王野心的具体体现, 约多库斯·洪迪厄斯 ( Jodocus Hondius)
于 1590 年绘制出附有王室家谱表和伊丽莎白画像的英格兰暨爱尔兰地图。②

弗朗西斯·乔布森 ( Francis Jobson) 进一步完成了英格兰的爱尔兰殖民地阿

尔斯特地图。 约翰·怀特 ( John White) 的 《英格兰人初到弗吉尼亚图》 则

将弗吉尼亚纳入英格兰版图。 在对法兰西的主权诉求上, 为了应对西班牙军

队在布列塔尼半岛的军事部署, 伊丽莎白一世于 1591 年派遣远征军登陆法

国, 进行武装干涉。③ 1592 年, 约翰·艾略特 ( John Eliot) 出版了 《 法国

的地形描述》 一书, 以文本空间的形式刻画 “ 法国的地区、 省份、 城市、
自然资源、 居民及他们古代和现代的生活方式、 法律和习俗” 。④ 以上事实

表明, 英西海战之后的英格兰有重建强大英格兰帝国共同体的强烈空间诉

求。 毫无疑问, 这也是 《亨利六世》 最初公演时观众反响强烈的根本原因,
它唤起了英格兰人早已萌生、 却一度被西班牙压制的帝国意识。 在提出重塑

“阿尔宾” 这一古不列颠共同体图示, 以此满足时政需要、 振奋同胞士气的

同时, 莎士比亚也借机表达了他对伊丽莎白一世进军法兰西的期望, 以此拓

展了 《亨利六世》 历史展演的象征维度及共时向度。
此外, 莎士比亚还借约克公爵之口表达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格兰文士

阶层对英格兰帝国共同体的认知与共谋。 为了塑造想象中的帝国地理空间,
英格兰的 “专家和理论家们进行了时间 (或历史) 考察。 作为宇宙志学者、
历史学家及编纂师, 他们恢复和篡改了相关记录、 神话和地图, 主张建立一

个通过控制不列颠群岛周边海域及遍布世界的海洋来确保自身安全的全球帝

国” 。⑤ 迪伊就是其中的典型, 他认识到 “地理改革与新教一样, 更多只是一

种解释, 而非绝对真理, 新的地缘政治地图必须被绘制、 论证和构建。 在评估

这些地图时, 我们不应该期望它们符合地理和历史逼真度的现代标准” 。⑥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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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关于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形塑的探索模式及地理认知, 无疑为莎士比亚在

文学地图想象中进行国家想象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基础。 同时需要看到, 莎

士比亚的戏剧塑造只不过是英国文学对英格兰帝国共同体进行形塑的冰山

一角。 早在 1586 年, 威廉·沃纳 ( William Warner) 就发表了诗体编年史

《阿尔宾之英国》 。 该书不仅刻画了从挪亚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历

史, 还开启了集历史展演与诗学想象于一体的共同体艺术范式。 具有政治

效应与媒介功能的地图随之进入文本深处, 演绎为诗学化的文学地图表达。
1590 年, 与伊丽莎白一世御用制图师萨克斯顿有类似 “ 意识形态契机” 及

“制图初衷” 的 “自省民族主义诗人” 斯宾塞出版了 《 仙后》 的前三卷,
并以独创的 “诗学景观” 重绘英格兰文化地理。 二者在 “ 意识形态场域”
相遇, 构建起 “诗学地图” 的特殊空间范式, 在对远古与神话记忆的回溯

中重塑空间和历史,① 由此实现了物理制图与诗学制图在英格兰帝国共同体

形塑上的融合。
以此观之, 无论是凯德对亨利六世畸形政身的地图想象, 还是约克对

法兰西的语言地图建构, 都体现了早期现代英格兰 “ 诗学地图 ” 的塑造

策略, 都指向伊丽莎白时代马基雅维利式的帝国共同体建构这一主题。 为

了维护英格兰的国土安全、 体现自身政绩, 约克公爵常常穿梭于爱尔兰海

域与英吉利海域,② 英格兰当朝女王也采取了类似的空间策略。 作为每年

一度的王国常规活动, 伊丽莎白一世定期出巡, 先后到过多佛尔、 南安

普敦、 布里斯托尔、 伍斯特、 斯塔福德、 诺里奇等地, 象征性地完成了

王国疆域的主权声明及空间量化。③ 此外, 英格兰制图师萨克斯顿于 1579
年完成了首部 《 英格兰暨威尔士郡县地图》 , 1590 年, 英格兰制图师诺登

开始撰写图文并茂的袖珍版 《 大英百科全书》 , 两人共同完成了英格兰诸

郡的景观绘制任务,④ 为莎士比亚的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坚实的

支撑。
为了重塑 “阿尔宾” , 实现不列颠帝国空间生产的野心, 莎士比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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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借红衣主教之口, 用 “半开化” 、 “ 土酋” ( kerns) 、 “ 造反” ① 等字眼界

定、 丑化爱尔兰人民的起义,② 而且刻意抹杀了彼时苏格兰王国具有的独立

性。 为劝说萨穆塞特和约克放弃决斗, 共同对付 “ 反复无常、 变化多端” ③

的法兰西人, 亨利六世使用了颇具英格兰中心主义的修辞术: “ 你们两家

都是皇族, 我和你们都是骨肉至亲。 犹如我这里戴上王冠, 不能因为苏格

兰王也戴王冠, 就说我做的不 对。” ④ 在 剧 中, 莎 士 比 亚 不 但 隐 秘 地 将

“ 苏格兰” 纳入 “ 不列颠共同体” , 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地图展演行为对现

有王权空间的消解作用, 极力模糊区域地图隐喻的疆域边界, 打破空间

隔阂。 在亨利六世从苏格兰 逃 回 及 被 捕 的 戏 剧 情 节 中, 莎 士 比 亚 仅 用

“ 英国北部某处围场” ⑤ 来描述两个王国之间的地缘疆界, 极力模糊原本应

有的地图标识。 威严的边防驻军⑥则被不具名的护林人甲和乙⑦取代。 从英

国制图史来看, 莎士比亚此举不仅抹去了 “ 16 世纪和 17 世纪初期, 苏

格兰的教会和政府为将其权力扩展到苏格兰边区和高地 ( the Borders and
the Highlands) 而进行 ( 的 )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尝试” ,⑧ 而且极大地弱

化了苏格兰制图师蒂莫西·庞特 ( Timothy Pont) 始于 1583 年的地产测量

事宜及对应的地图草稿绘制工作的价值。⑨ 这也为 《 亨利六世 》 面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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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英格兰制图师斯皮德绘制 《 大英帝国概观 》 这一英格兰主导的帝

国共同体地图提供了剧场化的前景预演: 其中, 相较英格兰及威尔士地

图上的河流、 森林、 市镇等指称标注, 线条分明的郡边界划分, 以及有

关城市、 主教辖区、 城堡、 集镇、 街道、 教堂等方面的统计数表体现出

的精确性及地图功用性,① 苏格兰地图没有基于郡划分的制图标尺, 被简

略地描述为 “ 鱼虾、 飞禽、 牲畜及谷物丰饶 ” 的 “ 美丽空旷 ” 之境。 斯

皮德的这种 “ 蒸馏” 苏格兰地理空间细节信息②的制图法与莎士比亚将英

格兰与苏格兰的边界简化、 荒野化的戏剧呈现是异曲同工的。 不仅如此,
莎士比亚还借用流亡法国的玛格丽特对苏格兰做出的 “ 苏格兰是愿意帮

助我们的, 但它实力不 足” ③ 的 国力评价篡改了历史。 在 “ 正史 ” 中,
玛格丽特王后为获得苏格兰军事支持而卑躬屈膝, 将英格兰的贝里克郡

割让给苏格兰, 使英格兰王国地图如凯德类比般残缺不全。④ 莎士比亚的

这种手法剧场化地再现了英格兰史学家约翰·哈丁 ( John Hardyng) 在英

格兰和苏格兰之间虚构的不同位格及地理藩属关系。 为了凸显英格兰的

主体地位, 迎合当权的亨利五世和亨利六世, 哈丁曾伪造文献, 借此臆

造苏格兰向英格兰称臣的帝国赝像。⑤ 如果再将哈丁的上述做法与伊丽莎

白一世对苏格兰玛丽女王实施的长达 19 年的监禁行为联系起来, 就更加

证明莎士比亚的 “ 阿尔宾” 这一 “ 不列颠共同体 ” 愿景是对女王野心的

有意迎合。
值得注意的是, 莎士比亚的英格兰帝国共同体想象并不限于此。 在将苏

格兰纳入其戏剧化的不列颠共同体展演之后, 莎士比亚的空间视点随之转向

海外———继任英格兰王位后的爱德华昭告天下, “奉天承运, 爱德华四世即

位为英格兰与法兰西国王, 爱尔兰大公等等” 。⑥ 值得注意的是, 士兵在宣

读圣旨时以 “等等” 之语结束, 这并非简单的话语省略, 而是大有深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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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术。 《亨利六世》 (下篇) 显示, “爱德华从比利时带领着粗鲁的日尔曼和

荷兰兵丁, 已经安全地渡过海峡, 向着伦敦急速进军” 。① 由此可见, 作为

多国军队统帅的爱德华拥有诸多头衔, 这是英格兰帝国疆域外延取向的隐

喻。 此外, 莎士比亚还借牛津伯爵之口重提 “当年约翰亲王曾经征服西班牙

大部分土地” ② 的光辉历史, 并以华列克对爱德华王的 “你不是阿特拉斯大

力士, 你背不起这个沉重的世界” ③ 的讽刺为反衬。 这不仅表明爱德华王的

不列颠帝国野心已可比肩罗马帝王, 而且通过君王身份的类比将剧场观众引

向对 《国家政体》 卷首图中推动宇宙运行的伊丽莎白一世及其帝国伟业的

无限联想, 由此勾勒出英格兰意欲重构 “ 阿尔宾” 进而征服世界的帝国共

同体图景。
在华列克话语中提及的古希腊英雄阿特拉斯, 以力举地球的伟岸形象

屡屡出现在 16 世纪著名制图师墨卡托的卷首图中, 以此隐喻地图的超然作

用。 阿特拉斯的英文名 Atlas 就是地图册的代名词。 华列克虽试图在对阿特

拉斯丰功伟绩的描述中将爱德华王丑化为行动的矮子, 但这只是他的臆想;
爱德华王已经将欧洲版图中的很大一部分纳入麾下。 需要注意的是, 莎士

比亚将低地国家囊括在内的戏剧化英格兰帝国共同体想象有历史与制图意

义上的双重原型: 英格兰地理学家劳伦斯·诺埃尔 ( Laurence Nowell) 不

仅著有 《英格兰和威尔士概况》 一书, 还曾在信函中描绘英格兰帝国共同

体的蓝图。 信中提及的迎合都铎国王意志的 “ 我们的国土” ( our region)
范围远超英格兰和威尔士, “ 延伸到苏格兰低地和邻近的佛兰德、 法国以

及爱尔兰的沿海地区” 。④ 1579 年, 萨克斯顿的郡县地图集册 “ 收集了 34
幅区域地图……并以一幅名为 ‘英吉利亚’ 的总地图开始, 由此展示了存

在分歧的 ‘ 文化综合体’ , 即英格兰和威尔士作为一个紧密交织的整体,
苏格兰、 法国和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则在边缘徘徊” ,⑤ 其中的英格兰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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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色彩昭然若揭。 此外, 通过反复提及亚瑟王等古不列颠神话人物,① 莎

士比亚也极力为 《亨利六世》 基于文学地图想象的帝国共同体形塑寻找历

史及神话源流。 这样一来, “ 宗谱的残余结构为新获得的权力和特权提供

了传统的理论基础。 都铎王朝的历史学家们则引用了布鲁图和亚瑟的传奇

名字, 编造的古老传说证实了一个新王朝对英国王位的要求” ,② 英格兰帝

国共同体建构由此融入了文艺复兴古为今用的文学艺术大潮, 成为一道引

人瞩目的空间景观。

四、 结语

总体而言, 亨利王的在 “ 海盗” 围困下的 “ 英格兰之舟” 与约克公

爵、 爱德华王围绕英格兰中心主义展开的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地图想象之间,
呈现了极强的戏剧张力。 莎士比亚借此表达 16 世纪晚期西班牙入侵背景下

英格兰帝国的空间生产困境及焦虑。 同时, 他在国土空间的隐喻及地图表

征层面进行了舞台映射, 从而在更为宏大的英格兰扩张语境中, 将其帝国

共同体建构野心展现出来。 在英西海战后, 欧洲新教与天主教之争越来越

激烈、 残酷, 这种斗争蔓延、 渗透至戏剧、 制图、 绘画等诸多领域。 16 世

纪 90 年代, 与马洛在 《 巴黎大屠杀》 中将伊丽莎白一世刻画为将法国从

天主教及罗马教皇的桎梏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的书写策略如出一辙,③ 莎

士比亚也借玛格丽特之口对亨利王身上的 “ 天主教” 君王气质进行了讽

刺: “我看最好由红衣主教最高会议选他去当教皇, 把他送到罗马, 把教

皇的三角冕安在他的头上。” ④ 这就在亨利王与肩负地球 (世界) 的爱德华

王 (伊丽莎白女王的戏剧镜像) 之间形成了极具反差性的互文语境, 从而

预先勾勒了伊丽莎白女王 “棒打” 罗马天主教皇的英格兰帝国图景。 前文

提及的名为 《化身为欧罗巴的伊丽莎白一世》 的欧洲地图, 臆想了伊丽莎

白女王力挫包括罗马教皇在内的欧洲天主教联盟的图景: “ 女王右臂由意

大利充当, 左臂则由英格兰和苏格兰构成, 其双脚根植于波兰; 在其左边,
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挫败, 右边则是由寥寥数船组成的舰队———喻指教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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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正护送着 由 神 职 人 员 充 当 划 桨 手 的 一 条 小 艇 上 的 ‘ 三 头 教 皇 ’
( triple headed Pope) 溃逃。” ① 这一表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亨利王的王舟

受困于海盗的图景联想可能引发的早期现代英格兰民族及国家身份形塑焦

虑, 同时呼应了当时英格兰的一系列航海活动, 以及以德雷克和雷利爵士

为首的英国国家海盗对以西班牙为首的天主教联盟实施的所谓充满 “ 正

义” 与 “正当性” 的掠夺行为。
毫无疑问, 莎士比亚借助海盗式制图标榜 “ 正当” 的英格兰帝国共同

体形塑手法, 归根到底是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隐喻投射, 其间充斥着掠

夺、 血腥与暴力。 这一致力于文化掠夺的剧场版 “ 德雷克” 的 “ 入侵行径

为英国下一个世纪基于咄咄逼人的私掠行动的帝国扩张树立了标准” 。② 随

着 17 世纪后期 “帝国的新地理和海盗的规模对现有的法律分类制度提出了

根本挑战, 海盗再次成为尖锐问题” 。③ 此外, 从身份形塑的文化传承逻辑

看, 莎士比亚无疑为英国乃至欧洲后续的航海文学奠定了以掠夺和殖民为中

心的范式, 滋生了有悖空间正义的帝国殖民因子。 他在 《 亨利六世》 中的

马基雅维利式海盗展演及制图实践, 不仅为以 18 世纪丹尼尔·笛福 ( Daniel
Defoe) 的 《鲁滨逊漂流记》 和 《 辛格顿船长》 , 19 世纪沃尔特 · 司各特

( Sir Walter Scott) 的 《海盗》 以及约瑟夫·康拉德 ( Joseph Conrad) 的 《黑

暗的心》 为代表的航海小说构建了空间攫取模型, 而且为英国在 19 世纪末

至 20 世纪初建构的英联邦提供了先验性的雏形预演, 掀开了英式海盗叙事

新篇章。

(责任编辑: 延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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